从世界级湾区经济看粤港澳大湾区发展重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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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建设粤港澳大湾区是推进新时代改革开放的重大战略部署。东京湾区、纽约湾区、旧金山湾区是世界公认的三大知名湾区，具有高度开放、创新引领、宜居宜业、区域协同的重要特征。尽管在产业结构、创新优势、劳动力素质等方面各有侧重，但世界湾区经济的发展路径对粤港澳大湾区未来发展仍具有重大借鉴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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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世界主要湾区分析

根据世界银行报告数据显示，全球60%的经济总量集中在港口的海湾腹地，75%的大城市及70%的工业资本和人口集中在距离海岸100公里的范围内。东京湾区、纽约湾区和旧金山湾区是世界公认的三大湾区，具有开放的经济结构、高效的资源配置能力、强大的集聚外溢功能和发达的国际交往网络，发挥着引领创新、聚集辐射的核心功能[1]。

世界主要湾区横向对比

世界三大湾区已发展为全球产业集群的高级阶段。

东京湾区服务业发达、工业基础雄厚，在东京湾区的产业结构中，服务业占 20.6%，制造业和建筑业占 16.0%，金融保险业占 6.9%。东京湾区囊括日本的石化、机械、钢铁等主要工业部门，并形成以京滨、京叶工业区为核心的两大工业地带。湾区聚集了三菱日联银行、三井住友银行和瑞穗银行三大金融集团，近60家世界500强总部聚集于此。

纽约湾区是世界金融重地，目前，花旗等6家大型银行总部、纽交所、纳斯达克、美交所以及高盛、摩根斯坦利等近3000家金融、证券、期货及保险和外贸机构均设于此。房地产和金融保险业在纽约湾区GDP中的比重处于前两位，占比分别为 16.9% 和 16.1%，[2]其军工、机械制造等产业实力同样雄厚。

旧金山湾区以硅谷为核心的高新技术产业集聚区，拥有苹果、谷歌、英特尔等科技巨头企业，汇聚约200万名科技人员。同时，湾区内拥有众多世界顶尖大学，超过16%的常住人口拥有博士学位，联邦水平仅9.5%，某种程度上旧金山湾区可称为“科技湾区”。

2019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粤港澳大湾区发展规划纲要》，为粤港澳大湾区的发展定下基调与路线。作为中国经济最活跃的地区之一，粤港澳大湾区面积5.59万平方公里，占我国国土面积不足1%；人口7116 万人，仅占全国总人口的5%；2018年，粤港澳大湾区11个城市的GDP总量达到16419.7亿美元，占全国GDP的12%。[3]

	世界主要湾区经济数据

	截止2017年末

（数据来源：粤港澳大湾区研究院）
	粤港澳大湾区
	纽约湾区
	旧金山湾区
	东京湾区

	面积（万平方公里）
	5.65
	2.15
	1.79
	3.68

	常住人口（万人）
	6765
	760
	2340
	4383

	GDP（万亿美元）
	1.5
	1.4
	0.8
	1.8

	地均GDP（亿美元/平方公里）
	1.65
	4.6
	3.09
	3.44

	人均GDP（万美元/人）
	2
	6
	10
	4.1

	第三产业占比
	55.6
	89.35
	82.76
	82.27

	港口集装箱吞吐量
	6427
	465
	277
	766

	机场旅客吞吐量
	1.85
	1.3
	0.71
	1.12

	主要产业
	金融、航运、电子信息、互联网
	金融、航运、计算机
	电子信息、互联网、生物
	装备制造、钢铁、化工、物流

	世界500强企业总部数
	17
	22
	28
	60

	世界前100名大学数
	3
	5
	3
	1


横向分析，粤港澳大湾区在占地面积、人口规模、经济总量、港口集装箱吞吐量和机场旅客吞吐量上优势突出，对标世界三大湾区差距主要体现为以下三方面。

产业结构需进一步调整。粤港澳大湾区整体第三产业占比偏低，且各个城市的产业同质化较为严重，产业布局相似度高，影响资源优化配置。第二，多圈多核格局尚未完全形成。粤港澳大湾区各城市发展不平衡，香港在金融、航运、国际营销等方面拥有优势突出的国际地位和服务实力，其他城市的开放程度与竞争力仍有待提升。第三，尚未建立有效的统筹协调机制。粤港澳大湾区在“一国两制”背景下，亟需在湾区内各城市差异化发展中建立协同共享机制。

世界主要湾区经济发展路径及启示

东京湾区

东京湾地区从十七世纪以来城市化不断发展。东京湾区的现代化发展之路随着1868年明治天皇迁都而展开。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为了实现首都圈建设和有序发展，先后5次颁布首都圈整备计划并形成法律。东京湾区的规划不随地方政府决策者的更替而变化，规划方针与长远发展保持一致。二十世纪中叶，制造业尤其是机械工业开始向京滨、京叶地区迁移，逐渐形成世界领先的工业带。通过产业转移，东京得以向服务业升级发展，最终成为日本的金融、商业、政治、文化中心，完成双赢承接。

东京湾区诸多成功要素可供粤港澳大湾区借鉴，例如保证长期可持续发展的顶层设计、确保资源流通性的区域协调政策、培育本地人才和吸引国际人才的战略等。政策指引是湾区经济持续升级的重要驱动，政策与基础设施的到位保障了要素的自由流动。通过数次产业结构的调整和升级，东京湾形成了较为全面且合理的产业体系。湾区内的产业链闭环，确保了集群性和可持续发展；对上游尖端核心技术的把握，在多变的国际贸易和经济形势下保持了日本企业的核心竞争力。[5]
2.纽约湾区

纽约湾区濒临大西洋，纽约港是西半球最优良的海港。18世纪末开始的公路建设热潮，极大改善交通运输网，大量的人流、物流、货币流进入纽约。至19世纪中叶，美国东北部形成了以纽约为中心的经济核心区。1929年，纽约区域规划协会发表《纽约及其周边地区的区域规划》。二战后，科技的迅猛发展带来交通和通讯行业革命，劳动力结构也向知识型转变，使城市产业结构不断升级换代。纽约的产业结构则出现了制造业的急剧衰落，金融、服务业等第三产业崛起的双重变化。此后纽约区域规划协会发布第二次及第三次区域规划。

20世纪末期，随着制造业的转移，纽约及其周边城市的定位逐渐向金融转变，越来越多的金融机构在此设立总部。此时，纽约成为了继伦敦之后世界上第二个全球金融中心，而以纽约为中心的世界级湾区地位也逐渐确立。

综上，粤港澳大湾区可借鉴的纽约湾区成功要素，首先在于政府多次区域规划，适当的引导促进了湾区港口之间的分工和城市之间的协作。其次，19世纪成熟的欧洲资本市场为运河和铁路系统的修建项目提供了大量资金，这也为纽约湾区基础设施的兴建奠定基础；不仅迎合了湾区民众自由流动的需求，也为湾区民众更好更快的自由流动和迁移提供了动力之源。此外，湾区的管理与运营无不体现着“效率与理性”原则，政企分离、市场运作、统一调配，形成港区持续滚动开发、互利共赢的局面。
3.旧金山湾区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借助太平洋贸易通道，旧金山湾区迅速成长为世界级湾区，特别是主打硅谷为特色的高科技研发。硅谷高新技术从业人数位居美国榜首，极大推动了湾区创新及高新产业发展。此外，在旧金山湾区的发展过程中，政府在城市规划、功能定位、产业选择发挥着非常重要的引导作用。

根据美国移民协会统计，2005年起五年间，加州新增70万位移民企业家；近年来，45%的新创企业由移民者建立。随着人才、资金、技术的集聚以及相关政策的出台，高校资源为企业不断输送人才、专利和技术，企业回报以资金捐助，推动科技创新，造就了硅谷的迅速崛起，加快了城市群的发展。
二、粤港澳大湾区经济特性

战略定位

《粤港澳大湾区发展规划纲要》对湾区的战略定位、发展目标、空间布局等方面做了全面规划。粤港澳大湾区是目前中国唯一确定为国家战略的湾区，其腹地广阔，产业链条完善，拥有吞吐量位居世界前列的港口，具备打造国际一流湾区与世界级城市群的潜力和基础。得益于得天独厚的区位优势，实力雄厚的经济基础和优势互补的产业结构，粤港澳大湾区将成为促进我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重要战略支点。

经济特性

一是大湾区经济发展程度较高，发展潜力巨大。从总量上看，粤港澳大湾区已经步入全球经济的第一方阵，具有成为世界级湾区的规模条件，但经济密度却明显偏低，与世界三大湾区尚存在较大差距。

二是区位条件优越，地理优势明显。粤港澳大湾区地处“广佛肇”、“深莞惠”和“珠中江”三大经济圈，拥有香港国际航运中心和吞吐量位居世界前列的广州、深圳等重要港口，区位优势明显。但珠三角城际轨道网布局与城市群空间结构不匹，跨珠江通道体系短板明显，基建设施发展空间大。

三是经济规模全国领先，区域发展仍不均衡。粤港澳大湾区拥有300多个产业集群，产业结构以先进制造业和现代服务业为主，区域内产业分工较为完善。但粤港澳大湾区九市中广州、深圳两市创造了绝大多数经济增量，其他市区依托于两市发展，缺乏自身经济亮点，经济发展特色不明显，产业附加值不高。且各地区间的产业结构差距较大，香港和澳门第三产业占比更是分别高达 94.9%和 92.4%，广州占比70.9%，最低肇庆仅占38.31%。

四是拥有“一国、两制、三关税区”多元格局的制度优势，同时在推进一体化市场建设的过程中，政策协调难度相对较大，这也是建设世界级湾区面临的现实挑战。

三、粤港澳大湾区未来发展重点 

根据规划纲要《深化粤港澳合作推进大湾区建设框架协议》，未来湾区将升级为“金融中心、科创中心、先进制造业和现代服务业”为一体的世界级湾区经济示范区。大湾区建设将主要从“基础设施互联互通、打造科技创新中心、构建现代产业体系、提升市场一体化、形成金融核心圈、共建优质生活圈、支持国际合作与重大平台建设”等七个重点方向展开，重点聚焦“研发及科技成果转化、国际教育培训、金融服务、物业服务、商贸服务、休闲旅游及健康服务、航运物流服务、资讯科技”等八大产业，全力将粤港澳大 

湾区建设成为国际一流湾区。

（一）重视高效交通基础设施建设 

湾区经济首要属性是开放性，开放需要外引内联，而交通一体化是重要的基础设施保障。通过前述世界主要湾区发展路径，均经过大力建设一体化交通设施时期，其带来的好处是大大提升了运输量与通勤效率，有效解决湾区 内城际运输需求，为经济崛起催生新的动能。

（二）形成高效区域协调机制 

协同发展是湾区经济发展的基石，为适应协同发展的要求，政府间的协同工作机制非常必要，以避免城市间的无序竞争。湾区中各城市需做到定位精准、功能明确、优势互补，明晰中心城市与周边城市的产业定位与分工。例如，将南沙，前海，横琴作为珠江三角洲发展的枢纽，尤其要发挥汽车、船舶 、海洋工程、光电设备等高端制造业的集聚、辐射和带动作用。[6]广州、香港和深圳三个世界级集装箱港口，通过设立区域联动协同机构，进一步带动区域经济一体化发展，形成相互依存的港口布局。

（三）创新驱动新兴产业集群发展

随着市场变化和世界科技产业革命，湾区经济的发展从最初发展贸易和临港工业，逐步过渡到以服务经济发展为主。当前世界三大湾区的服务业占比均超过80%，湾区产业结构由原来的制造业中心向生产性服务业如金融中心、贸易中心、信息中心、管理中心、研发中心转变，以知识经济为主。 

（四）推动湾区经济多元化发展

由于湾区聚集了多民族、多国别人口，带来了文化的多元化和引领创新的新文化。同时，湾区是人才聚集高地，多元化的发展模式既能满足人才服务的需要，也能扩大湾区经济发展的领域。为加强粤港澳大湾区对全球高端 学者和优秀科研人才的吸引力，应提升对外来人才的激励比重。破除科技人才在企事业单位间流动障碍，将经费通过增量津贴的 方式进行补助，充分调动科研人员的积极性和自主性。在世界三大湾区中，除了科技引领、金融服务和制造业等经济发展模式外，还大力发展“教育、文化、旅游、休闲娱乐、商业配套”等产业，各经济领域间相辅相成，共同促进发展，形成一个多元化发展的经济综合体。

（五）落实持续发展时代要求

湾区建设既要高效利用有效的资源，也要体现可持续发展的时代要求。合理规划建设和使用湾区土地资源，是每个湾区发展将要面临的重要课题，既要利用好湾区本身临海的自然景观优势，也要避免重复无序利用土地资源。同时，除了土地资源的开发利用外，城市功能布局的可持续发展也要有预见性，交通便捷、生活配套完善、城市管理有序，既能满足城市近期发展需要，也能预留发展空间，满足城市日后发展。推进产业生态化转型升级，提升优势传统产业工艺水平，增加附加值，延长产业链 。促进传统产业向高端产业转型，进一步优化资源密集型产业的能效水平。[5]在开发中不断提升湾区生态保护的能力和水平，充分利用滨海自然生态打造宜居宜业环境，吸引更多高端、创新人才定居湾区。
